
这两年传统文化热度不减，很多地方都在推传统文化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书店里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书籍也每每热热
销。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一些现代病，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人情淡漠、内心空虚，于是，转转向孔夫
子、圣贤书寻求内心的安慰与寄托。

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预言:“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是
消费时代的一时之需，还是自觉的文化认同与回归？本期“对话”栏目，齐鲁晚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著名学者龚鹏鹏程。

国学热，是文化消费还是文化自救

齐鲁晚报：在您的新书《书
院何为》中，您对儒学复兴有很
多思考，也有一些忧虑，请问，
以儒学为主的国学热的背后，
反映了当下哪些社会需求？

龚鹏程：五四运动以来，
我们主要是努力向西方学习。
但结果如何？失其故我，以致
文化断层现象越来越严重。故
最近二十年，社会上逐渐兴起
的国学热，可以说就是针对这
种现象的反省与文化自救。

新的国学热或曰传统文
化热，首先是由下而上的。例
如对现代学自西方的教育体
制产生了疑惑，开始想改弦更
张，回归传统，于是有了儿童
读经运动、各种私塾之崛起；
渐渐再由传统蒙学教育之摸
索恢复，走向对书院传统的恢
复与继承，出现遍地办书院之
现象。

又如新文化运动以来，都
是批判封建礼教的，把礼当做
吃人、束缚人的枷锁。但这些
年大家开始感觉一个社会要
走向文明，人与人之间仍是要
讲礼的；中国过去被称为礼仪
之邦，而作为现代人不讲礼、
不懂礼，实在可羞可耻。而传
统礼乐，敬事天地、报享祖先、
礼拜先贤先烈、尊奉师长父
母，都仍有其道理，对现代社
会尤其需要。因此近年我们才
会看到各处祭孔、祭黄帝、祭
伏羲、祭祖，恢复制礼作乐、衣
冠揖让，而且希望把现代都市
生活也逐渐礼乐化的行动。

又比如宗教，过去主张无
神论，痛批宗教迷信；现在则
发现人仍需要信仰、需要有所
敬畏。儒佛道典籍，是中国传
统文化经典的一部分。但这些
传统文化典籍，我们早已陌生

了，这也是今人在文化需求上
亟待补充的。这些年南怀瑾、
于丹等人讲经典之书如此畅
销，不论如何评价，都应注意
到这是一种文化需求上对于
匮乏之自我拯救。

这种社会性的文化自救，
渐渐也获得了政府之支持与
回应。国家建立了国学中心，
教育部在推传统文化进校园，
各大学在办国学院、设国学专
业，各城市文明办在编礼仪教
材或推展家风家训，形式多姿
多彩。企业也颇多参与乡村儒
学、古村重建等活动。

齐鲁晚报：这许多行动，
应该也与国际性大背景分不
开吧？

龚鹏程：的确，全球化的
发展，已使得国与国之间同质
化日趋严重，国家或城市皆已
面目模糊，难以分辨，因此文

化身份之自我确认和辨识就
越来越迫切。什么叫中国人？
中国人到底该用什么来说明
自己？我们常夸口说自己是大
国崛起,但大国的国民会对自
家文化啥也不懂吗？

另一因素也与此相关。上
世纪八十年代后，冷战体制逐
渐改为和平竞争，商战和文化
战才是重点。国力之表现，经济
之外就是文化，两者还常混合
起来，越强的国家，文化产业越
厉害。所以文化不是软实力，而
是硬道理。过去，孔子曾说过：

“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现
在我们凭什么让别人来钦服我
们、愿与我们为伍呢？

总之，文化复兴，过去走
过不少弯路、错路，如今外部
形势、内部需求等各种条件皆
已齐备，社会需求是极高的。
只是我们学界的回应还不够。

文化自救心理助推国学热

访问人： 本报记者 黄体军
受访嘉宾：中国国学中心顾问、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龚鹏程

齐鲁晚报：您的忧虑很大
程度上是针对学界的，的确，
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学界在
理论、师资、教材等方面似乎
存在很大缺口，那么您认为怎
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学界有何
建议和期待？

龚鹏程：例如现在到处办
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
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
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
教材又在哪儿？真正的研究又
如何？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
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
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
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
定了一些基础，也培养了若干
人才。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
研究其实并无太大进展。没有
新学派，也无新理论。因此虽
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
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

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
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集大成者凋谢、中
壮辈临近退休、青年学者还不
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
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
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
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只
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
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
学各名师的讲记)，以应时需。
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
足证社会需求之殷。

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
中且多错误。出版社大出特出，
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
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学者
十年磨一剑。印老书，当然好，
可是也往往欠缺学术考虑。如
胡适《说儒》原只是一篇小文
章，但现在配了图，包装成了一
本大书。该文本是有争议的，就

一本书而言，其内容亦显单薄。
可是学界现今并没什么总说儒
家较好的著作，出版社这么做，
恐也出于无奈。

现在发展儒学，首先不应
在方向路线上争辩，而是沉潜
下来好好读书。连四书五经都

没通览，却在那儿辩说该不该
读经，岂非可笑？在浮嚣的社会
风气中，知识人首先要静得下
来，深思熟虑，做点理论的突破
或文献的掌握。根深自然叶茂，
深入了才能浅出，要做社会推
广，先得努力钻钻象牙塔。

对儒学需求巨大，但儒学研究甚是萧条

齐鲁晚报：现代化进程中
产生了很多“现代病”，那么国
学对此真的是一剂良药，能起
到人们梦寐以求的疗效吗？

龚鹏程：当然啦！现代化
的基本态度，便是要扫除传
统。这也是现代人心灵漂泊的
主要原因。发展儒学或复兴传
统文化，不正是对症治疗吗？

其次，现代性在认识论方
面表现为工具的、实用的、现世
的思考。所以现代人短视、缺乏
价值理性，生命丧失了“意义”。
社会越现代，人就越不快乐，通
俗心理学越大行其道，因为人
人都有严重心理疾病。传统文
化也正好对症治疗这个！不然
你以为这些年为何会盛行禅
坐、灵修、辟谷和各种鸡汤？

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
就是家庭形态的变革和家庭
结构的不稳定。使得现代人在

面临体制之压迫时，既无田园
可归，又无家庭可以退守。而
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
又强化了人们的无家感，这是
现代文学与艺术中经常谈及
的现代困境。人人都想改善，
可是被现代化裹挟了的现代
人，哪这么容易就能挣脱现代
生活形态的樊笼？而儒家对家
庭的重视，和它在重建家庭亲
情伦理上的作用，却有无可质
疑的效果。

齐鲁晚报：现在是一个大
众消费文化的时代，那么国学
热的背后是不是也存在一个
国学被大众过度消费的问题？

龚鹏程：消费时代，大众
不是接受文化之教养，而是消
费着文化。传媒及文化产业推
波助澜，追求消费的数量与钞
票，一如政客追求着选票。故
阿多诺(Theodor Adomo)形容

媒体是“把启蒙的可能，变成
了野蛮化的可能”，不只败坏
趣味，更迟钝感觉。在这个时
代，推展儒学，可能亦只如推
销一种新的文化产品。擅于包
装与营销者，自会在其间利用
话题传播、区隔市场、异业结
盟诸术，销行其产品。大众或
分众购买此等产品，其心态亦
类如买维他命补品。胶囊一
粒，轻松入口，便希望能健身
益神，并不感觉儒学是要真正
在日常生活上从事“学”与

“思”并做伦理实践的。
不过，消费也不全是坏的。

举例来说，美国年轻人常穿国
旗衫，戴国旗帽，围国旗图案的
围巾，相关国旗文化的创意产
品不计其数。这是什么？这是把
国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感性
消费，因有这种消费，所以厂商
愿意投入创意、进行设计、推出

产品、形成市场经济规模。而无
形中美国的形象、美国的价值、
爱国的情绪也就由此增强了。
近年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也
不是如此吗？过去都以欧美时
尚马首是瞻，现在汉服、养生、
茶道、酒道、花道、香道、中式
家居等器用及身体层面的文
化创意产品已越来越多，消费
儒道佛文化符号的情况也越
来越普遍。大商人穿布鞋、剃
光头、着大褂，挂一串佛珠，手
上再戴上好几串佛珠，四处禅
坐、辟谷的，简直成了时髦。你
说此皮相俗恶之态，岂是真儒
真佛？是的，确实大俗、确实很
表面。但文化价值观在社会上
确实转变了的证明，不也就在
这里吗？现在缺的，是懂得的
人不要鄙夷他们，能拉他们往
上再走一程，就可逐渐修成正
果了！

治种种现代病，国学是一剂良药

梁漱溟：人生态度的复兴

明白说，照我的意思是要和宋
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
人生为现在的青年人解决他烦闷的
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
去走。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
得往前走动，多数人也是这样；只有
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
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
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
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
这是唯一无二的路。有人以五四运
动而来的新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
兴？其实这场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
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
复兴？如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
国人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那只有
如我现在所说可以当得起。

汤一介：儒学复兴的机遇

在儒家看，解决“人与自然”、“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自我身心内
外”的种种矛盾，其中“人”是关键。因
为，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人
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其
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
利用儒学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
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
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
必须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
十全十美，它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
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它
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
值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
方式和人生智慧，为建设和谐的人
类社会作出它可能作出的贡献。

干春松：新儒学需重回生活

如果西医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
中医，目前中国大学的儒学教育体
系能培养“儒生”吗？换句话说，目前
中国的大学儒学教育是要培养儒学
的研究者还是新一代的儒家价值的
传递者呢？实际上，中医作为一种实
践性很强的“技术”，大规模的课堂
教育难以承担经验等非知识因素的
传递，进而言之，儒家作为一种实践
性的价值体系，知识性的传递只完
成了儒家教育的基础部分。新的儒
学教育展开最有活力的部分是民间
读经运动、“乡村儒学”的建设。但儒
学重回生活也要避免一些歧途。在
儒家的教育层面，民间的读经教育
必须要避免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倾
向，无论在管理和师资培训上都应
该有政府或民间组织加以规范。

景海峰：国学都市化

在高校国学教育发展的同时，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都市化急剧
发展，农村出现“空心化”的现象。在
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新都市化的
快速进程中，传统的人伦关系和基
本道德规范处于失序状态。基于这
一现实背景，近年来山东地区开展
乡村儒学建设，试图对传统儒学进
行普及和复兴。而在新兴的现代化
移民大都市的深圳，相较于从传统
的乡村视角来理解国学，更迫切的
是如何在社会结构转型之后的新都
市化状态下，重新理解国学与社会
的关联性。国学热是都市文化觉醒
的标志，以国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在都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
显，对于丰富都市人的精神生活、提
高都市民众道德素质和提升城市

“软实力”都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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